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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应台说，人本是散落的珍珠，随地乱

滚，文化就是那根柔弱又强韧的细线，将珠

子串起来成为社会。杰斐逊说，哪里只要有

人就会有党；只要有自由的人，他们就要表

达他们的意见。

居住于海外的华人（为避免混淆，此

文所提到的“华人”特指已经取得驻在国国

籍，并获得该国平等政治资格和公民身份

的华人），他们或富，或穷；他们或飘零于边

缘社会，或遨游于主流政治；他们或操一口

流利的母语，或已经不会讲汉语；他们或聚

居于唐人街，或散居于驻在国各地，无论怎

样，他们来源背景所指向的共同文化已经使

他们在文化多元社会中黏合成一个独特的

群体，逐渐成长为不容忽视的政治力量。

2007年6月8日，一个由加拿大华人筹

组及主导的政党“民族联盟党”正式宣告成

立。该党于年初开始筹建，于4月下旬依照加

拿大党团登记法在卑诗省（不列颠哥伦比亚

省）获得合法地位，目前“民族联盟党”登记

党员数量仅20人。党员数量相较于卑诗省近

40万华人和全加拿大百万华人，几乎处于卑

微至忽略不计的阶段，但因为是加拿大第一

个华人组建的党团，还是引起了轰动。

按全球视野，以华人为主体的政治党

派首见于马来西亚的“马来西亚华人公会”

（马华党）、印度尼西亚的中华改革党、印尼

融合党及印尼大同党。他们往往是开始时举

步维艰、历经挫折，之后则一马平川、如鱼

得水。如果这个规律在加拿大也适用，“民

族联盟党”的政治前途还是一片光明的。

自由政治
自由和平等是华人能够组党并发展壮

大的一切逻辑起点和伦理依据。没有自由政

治的保障，华人政治地位的平等化及正常化

是不可想象的。

以加拿大为例。自由的民主精神不论

是在以英国还是法国为主导的殖民统治时

期，都没有离开过这块北美大陆，但跨种族

的平等主义却姗姗来迟。著名的加拿大华

裔社会学家、联邦政府高级顾问李胜生博

士断言，早期华人受到“制度性种族主义”

的迫害，他们隔离于资本主义自由政治的人

“民族联盟党”不是所有加拿大华人的利益代言人，党应尊重自由世界赋予任何公民
的基本权利和自由，包括远离政治的自由，或加入别的政党的自由。

用政治自由享受政治民主
——加拿大华人组党启示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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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社会之外。1923年加拿大推出“排华法”

《移民法案》，禁止华人移民加拿大，也因此

使19世纪50年代和80年代随着“淘金热”和

“铁路热”而迁居枫叶之国的华人矿工和建

筑工沦为合法的二等公民，失去了参政议政

的机会。

这是一个世界性的普遍历史创伤。正

如著有《美国的民主》的托克维尔所观察到

的那样，早期人类历史上同种族不同阶级之

间相互奴役很常见，但人类文明历经两千年

之后，像美洲大陆这样，系统性和制度性地

把另一种族沦为被奴役对象，仍足以令人类

蒙羞。

同样，上世纪东南亚的历次排华事件，

尤其是1998年震惊世界的印尼辱华惨案，均

是种族主义凌驾于自由政治之上酿成的人

间悲剧。

又回到加拿大。反法西斯战争结束后，

加拿大于1946年颁布了《加拿大公民身份

法》，开始匡正之前的种族歧视政策，华人

的地位逐步走向正常化。上世纪60年代，加

拿大宣布走向文化多元主义社会，华人得以

自由出入于文化“同化主义”和“特色文化

主义”之门庭。今天的加拿大已经不是早期

的加拿大，而是一个成熟的自由民主国家。

在成熟的自由民主国家，任何公民均有结社

自由，有建党自由。华人组党的出现，是最不

可能出乎意料的一桩平常事，只是当人们习

惯性地回顾时，居然有种说不出的苍凉。

政治参与多样化
 华人组党与华人入党是两个概念。正

如前文所述，随着自由平等政治降临于加拿

大，华人参政的觉悟进一步被唤醒，许多华

人加入了加拿大各主流政党，并在各主流政

党内成立了华人党团。如在多伦多，既有自

由党华人党员总部，也有进步保守党华人党

员总部。也就是说，华人入党早已有之，华

人组党并不能视为华人政治觉醒的独特现

象。只是放在象征主义的放大镜里审视，依

附型的入党政治的确不如独立型的组党政

治更有说服力。

这里有必要列举一些在华人组党现象

之前就已经在加拿大政坛上有所作为的华

人。举例的目的只是要说明一个道理：在加

拿大，华人与其他族裔一样，参与政治的路

径是开放的。

郑天华，被誉为加国华人参政第一人，

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于1957年当选为国

会议员；吴冰枝，加拿大第26任总督，也是

加拿大史上第二位女总督；庄文浩，保守党

人，曾任现保守党少数党政府内阁部长，因

坚持自己观点，不满于哈珀总理提出的魁北

克“国中国”动议而辞职，成了首位辞职的

华人内阁部长，打破了长久以来华人参政的

“花瓶”形象。

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著名华裔教授黎

全恩博士对华人参政作了精细的研究，他把

华人在加拿大的历史分成三个阶段。第一阶

段是土生华裔参政阶段；第二阶段是第一

代老移民参政阶段，这类人士一般从小就移

居加国，在本地接受中学甚至小学教育，他

们英语流利，同时认识中文，兼得中西文化

所长，代表人物如余宏荣（加拿大温哥华市

第一个华人市政议员）、叶吴美琪（前温哥

华市政议员，中侨互助会创办人）；第三阶

段是新移民参政阶段，这批参政的华人在原

居地长大，在加国接受大学教育或大学毕业

后才移居加国，中文是他们的第一语言，他

们对中国文化的了解优于本地主流文化，现

任卑诗省议员的黄耀华、李灿明便是这类参

政者。新移民参政，在时间上晚于第一代老

移民参政，以林思齐1988年担任卑诗省督为

标志。

在加拿大也有许多华人社团，他们或动

员华人积极投票来行使公民社会赋予的神

圣权利，或为华裔等加国少数民族的利益与

其他政治力量展开政治谈判，悬而未决的华

人“人头税案”获重大进展一定程度上是华

人社团积极争取来的。正如叶吴美琪所说的

那样，加拿大是个公平社会，但公平有时是

靠斗争得来的。

总之，华人政治参与的途径是开放的，

不以自己组党为唯一方式。华人文化中根深

蒂固的明哲保身观念也会使许多华人选择

远离政治，这是他们的一种消极的参与政治

方式，也是在自由世界里的一项自由，他们

用不着担心半夜三更有人敲门强迫他们投

票或参与某个组织。

隐忧与克服
 华人组党，改变了华人“政治合作者”

角色，成了“政党竞争者”，必然要受到各方

的压力和非议。如何把这些压力转变为难得

一遇的政治公关机会，这是加拿大“民族联

盟党”创办人和追随者们必须谨慎应对之

事。

首先要摆脱“受虐心态”。假如把华人

组党一定要指向华人在加拿大曾有过的沉

甸甸历史，或把华人组党的眼睛只盯在少数

华人移民因一时不能融入加拿大社会而没

有实现移民期望的个体性事件，那么华人组

党的动机会让人怀疑。“民族联盟党”注意

到高学历华人移民在加拿大当割草工或搬

运工等苦力或丈夫获得加籍后返回母国而

出现的“留守妻儿”等现象，但过分解读这

些非持续性或普遍性现象会在政治利益博

弈中适得其反。

其次，华人组党要提防“种族主义”帽

子。任何以某一种族或族群为本的封闭型

政治党团是不受欢迎的，号称“白人主义至

上”的改革党应是前车之鉴。目前在加拿大

主流政党中，有以法裔魁北克人为主体的魁

人党，他们虽主张魁北克独立，但把可能的

独立纳入了现有的合法程序的拘束中，在经

济利益的诉求及治国方略上则体现了加拿

大整体利益，所以他们可能是民族主义政

党，但不可能是种族主义政党。

第三，华人组党要敢于面对“华裔威

胁论”的滥调，但没有必要独自承受加拿大

其他族裔所散布的不安全心理引发的压力。

“华裔威胁论”实质上就是母国威胁论在华

人社会中的延伸，如最近所谓的孔子学院为

中国间谍大本营的论调，或已经在媒体上报

道的华人经济间谍案，都有可能给华人组党

形成舆论压力。但这是个非常宏观的问题，

不是致力于华人移民等个别利益的党团所

能解决的。加拿大百万华人活跃于加拿大经

济领域，随着中加关系的紧密使中加两国受

益，华裔威胁论自然会丧失市场。毕竟，“民

族联盟党”不是所有加拿大华人的利益代

言人，加拿大华人的价值观经过几代人的

洗礼和沉淀，已经分化为多元化的价值观体

系，党应尊重自由世界赋予任何公民的基本

权利和自由，让华人在政治自由中充分享受

政治民主的好处，否则，就有滥用自由之嫌，

行专制思想之实。这绝对不是危言耸听。


